
“如果会顾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感觉我和改革开放 40 年是密切关联的。 ”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永
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醒生说。

1978 年，对于刚从大学毕业的张醒生而言，就像一道时代分水岭。
1978 年之前的他，受制于成分的限制，从红五类革干子弟到“反动”黑五类，命运被动地随着身份地

转变而改变，随波逐流。
1978年之后的他，则开启了主动掌控的人生，从国企骨干到跨国公司高管，再到美国上市公司 CEO，他完

成了职业经理人的蜕变；而从企业到公益组织，再到创业成立投资基金，他完成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转变。
他说，自己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随着时代转变而转变，跟着时代前进在前进，因此，这 40

年才没有被时代甩掉。但实际上，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他主动转向，而每一次选择都踩在时代的脉搏之上。
与改革开放共同前行 40 年的张醒生，依然忙碌着。 白天处理跟商业有关的事儿，晚上或者周末处理

公益方面的事情。
在张醒生看来，之所以能够与马云、柳传志、马蔚华等诸多大企业家一起同行，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同行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他说虽然有时候也会累，但是累也是一种快乐。
因为，他参与的五六个公益组织中，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与这些在各自领域里有专长的人聚在一

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因为，要做的公益事情太多，你永远都不嫌钱多。

专访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张醒生：中国将出现影响社会生活结构的
绿色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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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俊如

个人经历与改革开放 40
年密切关联

《公益时报》：公益和商业，你
的经历看似不相干， 却又感觉有
章可循。 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一路
走来的历程？ 为什么会在两个行
业里奔波？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看
重的或者说吸引点是什么？

张醒生：1978 年， 我刚从大
学毕业， 在北京电信管理局上
班。 因为自学英语，我迎来了人
生的两次选择，两次选择的标准
都是三项：大学生，会外语，年龄
在 30 岁以下。

第一次在 1981年。 国家要选
派访问学者到海外留学，有 6个名
额，100多人报名考试，我以第 6名
的成绩入选；第二次在 1985年，国
家要培养“第三梯队”后备干部。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踩上了
改革开放的点，而并不是因为我
自己有什么特别的。

1989 年，我决定改变身份去
跨国公司, 因为我坚信随着改革
开放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一
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所以在
1990 年的元旦，我正式加盟爱立
信，一干就是 13 年。

到了 2003 年，我深刻地感受
到未来的世界，将是移动互联网
的天下，像爱立信这样百年老牌
的企业，虽然已经辉煌了 100 多
年，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
大批类似的百年企业，将可能被
历史淘汰。 所以在 2003 年，我离
开爱立信，加入到中国第一个在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亚信，
并且从事的软件是中国互联网
的骨干网络。

在我自己 40 岁时， 我定了
一个小目标，就是 50 岁退休，做
自己爱做的事， 把时间留给自
己，把空间留给自己。

2005 年 7 月，我从亚信集团
总裁兼 CEO 职务上退休， 开始
了一段自由时期，本以为就这样
度过余生。

但是，2008 年汶川大地震刺
痛了我。我们看到的是天灾，更多
的可能是人为的因素。 因为那个
地方本来不适合建大规模的工业
基地和稠密人口区，可是 2008 年
的时候，人口已经非常密集，损失
巨大。人在大自然面前，实在太渺
小， 一旦我们把大自然的平衡破
坏，大自然一定会惩罚。

此时出现了一个需求，全球
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希望以
中国为中心和总部成立一个新
的分区。 TNC 通过我商界的好
朋友找到我， 希望我能够帮助
TNC 完成这一目标。 一方面，是
因为大自然保护协会自 1998 年
进入中国后，做得不太大，局限
于云南、 四川等一些边远地区，
急切地希望能够在中国获得发
展；另一方面，过去 TNC 用来保
护中国生态资源的奖金，都是美
国人出的，现在是时候中国人应
该站起来，为自己的家园贡献力
量。 所以我也很有感触，觉得这
真是一个时代要改变了，中国人
应该站起来。

我 跟 大 自 然 保 护 协 会
（TNC） 的全球管理层达成一个
协议， 帮他们做完三个事儿之
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第一，中国人用自己的钱来
保护中国自己的大自然，如果可
能的话，中国的资本还可以输出
到全球， 来保护全球的大自然；
第二，提高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
国的知名度；第三，要建立一个
强大的本土机构和成立 TNC 中
国理事会。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期
计划来达成目标。 这五年中，我
组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中国理
事会，请到包括马云、柳传志、牛
根生、田溯宁、吴建民、周其仁等
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商界领袖
和学者。

2014 年，我组建了两个投资
基金， 用于投资新兴的产业，希
望能获得比较好的收入，能够继

续支持公益慈善事业。 另外，我
发起了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
基金会，开展了恢复中国曾经的
主要淡水鱼类品种———大马哈
鱼（Chum Salmon，驼背三文鱼）。

某种意义上，我做的事都是
跟着时代转变，成了一个随着时
代而弄潮的弄潮儿，因此我才觉
得这 40 年没有被时代甩掉，而
跟着时代前进。

公益与企业的管理不矛盾

《公益时报》：此次参加公益
年会，你是以企业家和公益组织
带头人两个身份参与，可见你对
两个身份的认同，不知道你如何
理解这两个身份？ 工作中又是如
何转换的？ 你是以企业家的视角
在做公益，还是以公益的视角在
做投资？ 二者的视角有什么不同
与相通之处？

张醒生：首先，在管理上，两
个身份并不矛盾， 都是对人的管
理。在商业机构也好，在公益组织
也好，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组织中
的人，对人的管理。但是中国的公
益组织比较艰难， 并不是取决于
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国家
规定公益组织中人员成本支出不
得超过公益支出的 10%， 所以就
限定了优秀人才进入公益组织。
比方说在大公司拿着几十万到几
百万年薪的人，除非他有理想，放
弃高薪， 到公益组织来拿每年十
几万的年薪，天壤之别的差距，这
是制度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
中，随着国家的放开，这些限制
也会有所改变。 尤其像现在，非
公募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
长起来，他们能不能招聘到更高
级的人才？ 国家可不可以对非公
募基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定？
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公
募基金会拿公众的钱， 你来控
制，我们不反对，但是非公募基
金会，尤其是家族基金会，拿自
己的钱来干人民的事，国家不应

该“一刀切”。
其次，目标管理。 很多公益

组织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把做商
业机构的目标管理，纳入到公益
组织中来。 很多机构就是大家都
奉献爱心，都挺热情，但是干完
了以后，能不能离目标更近？ 在
商业机构中， 已经很成熟的办
法，在公益组织中完全也可以做
到。 把行动分解下变成可执行、
可度量、 可检测的商业目标，也
就能实现。

《公益时报》：在环保领域这
些年，你与这么多大的企业家合
作，如何做到的？

张醒生 ：首先，公益的事情
肯定是大家一起做，做投资就不
一定能找到这么多人一起做。 其
次，我自认为在公益领域，算有
信用的人或者有口碑的。 我从事
的公益行动，一定有结果。 比方
说，2000 年开始保护青藏高原的
藏羚羊，当时被盗猎分子杀的只
剩下几万只，现在已经恢复到三
四十万头，真正摆脱了濒危。 我
参与发起的不吃鱼翅行动，经过
两年努力，国家出台规定，禁止
鱼翅出现在公务员宴请中。 这些
让大家看到，我推动的公益事业
或者是环保事业一定要有结果。

每次跟大家谈之前，我会告
诉大家我们要做什么，希望能做
到什么样。 比如发起永续自然环
境保护公益基金会的时候，我告
诉大家，第一个公益的行动就是
要恢复中国已经快要灭绝的大
马哈鱼，而中国曾经是大马哈鱼
也就三文鱼在北太平洋最主要
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大马哈鱼在
中国已经快灭绝了。 我告诉大
家，未来这可能是解决中国有机
蛋白质供应最重要的一个公益
行动。 因为大马哈鱼不需要人
养，只需要保护好它，三四年后，
它就会从白令海峡自然回到生
于斯长于斯的江河，而且不需要
任何人工饲料。 所以我给大家定
目标，就是 8 年或 10 年之后，我
希望看到中国的大马哈鱼，在中

国的江河里能够大规模地得到
恢复，重现“瓢勺鱼”的盛景，从
而逐步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
有机蛋白质提供源。

《公益时报》：那你在选择企
业家的时候更看重他们什么？

张醒生：企业家本身就应该
具备一些公益心，而且有参与公
益的积极性。 现在每个企业都会
有企业社会责任方向或者行动，
我们等于再提供一个渠道，让他
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得到落地，
可以把保护的成果变成自己企
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表现。

看得见的改变与未来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 40 周
年 ， 环保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视
野 ， 政府也将环保纳入政绩考
核，根据你这些年从事公益事业
的经历， 你觉得有哪些改变了 ，
哪些还需要改进，哪些很难改？

张醒生：现在在家要喝桶装
水，出门要喝瓶装水，这实际上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生活状况。 城
市周边的农村，周边的河流基本
上都被污染了。 还有空气污染，
前两年开始的大规模空气污染
治理，有所改善，但今年雾霾又
卷土重来。

所以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是一
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只有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治
国大略之一，生态自然环境保护才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很高兴地看
到，最近几年中国的基本国策已经
包含了生态文明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PM2.5 的影
响，水的影响，土壤的影响，已经
使得无数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
领域进行改造。 所以，新的创业
很多将继续会在移动互联网领
域， 以及即将到来的 5G 物联网
里，同样，我一点不怀疑，未来的
5 到 10 年，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生
态保护领域，会出现一批非常棒
的企业和非常棒的人。

（下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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